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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沙参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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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先秦至唐代，沙参品种虽未明确区分，但南、北沙参或均已出现，且此时道地的概念已初现

端倪，如春秋时期的洛阳，唐代的华州均为沙参的道地产地；宋代以《本草图经》为代表的本草书籍

为清晰辨认沙参品种和基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时南、北沙参名称虽未分开，但品种之显著差异

已清晰可辨，从而为明代南、北沙参药名的独立分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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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参与北沙参在临床使用中较为常见。

１９６３—２０２０年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将南、

北沙参作为两种不同的药分别收载。其中南沙参记

载为桔梗科植物轮叶沙参犃犱犲狀狅狆犺狅狉犪狋犲狋狉犪狆犺狔犾犾犪

（Ｔｈｕｎｂ．）Ｆｉｓｃｈ．或沙参犃犱犲狀狅狆犺狅狉犪狊狋狉犻犮狋犪 Ｍｉｑ．

的干燥根，春、秋二季采挖［１］２５５，而北沙参为伞形科

植物珊瑚菜犌犾犲犺狀犻犪犾犻狋狋狅狉犪犾犻狊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ｘＭｉｑ．

的干燥根，夏秋二季采挖［１］１０３。据《中国植物志》记

载，南沙参的品种又分为泡参、无柄沙参、昆明沙参

３个亚种
［２］１０４，另据《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和《全

国中草药汇编》等记载，南沙参的实际入药品种远不

止药典所述两种主流品种，而多达１０余种。屠鹏飞

等曾于１９９０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对沙参类中药的

药源进行调查和原植物鉴定，沙参入药品种除去莱

阳参之外，都为沙参属植物，多达３７种
［３］。北沙参

仅为上述单一品种［４］。

关于历代南、北沙参药用品种的认识，分歧较

大。主要观点有３种。第一种是根据民国张山雷

《本草正义》：“沙参古无南北之别，石顽《逢原》始言

沙参有南北二种。”［５］认为在清代《本经逢原》后才分

出南、北沙参。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如李成森等［６］、

王可成［７］、陈双妹［８］、朱冠秀［９］。第二种是《中药鉴

别大全》等现代本草认为的“北沙参是清代发现的新

品种”“清代以前本草中的沙参是南沙参”［１０］，持相

同或相似观点的如董圣群［１１］、张艳秋［１２］。第三种是

《中华本草》［１３］等认为的“北沙参首见于《本草汇言》

（或其中的《卫生易简方》和《林仲先医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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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草汇言》）前所用沙参为南沙参”，持相同或相

似观点的如王健［１４］、高宾等［１５］、祝之友［１６］。今对宋

以前重要本草文献进行梳理，结合现代植物学知识，

对历代南、北沙参品种进行考证。

１　先秦至唐代南、北沙参品种的认识

沙参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不同辑本对其

产地生境的记述不尽相同，如孙星衍、孙冯翼辑本记

为：“生川谷。”［１７］而尚志钧辑本记为：“生河内川

谷。”［１８］“生川谷”为其相同之处。春秋时期《范子计

然》云：“白沙参，出洛阳白者，善。”［１９］《中国植物志》

载南沙参的主流品种之一沙参（无柄沙参亚种）的主

产地包括河南西部（西峡、栾川、嵩县、卢氏）［２］１０４，而

北沙参主产地并无河南［４］。因此，从出河内（秦代所

置的河内郡，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２０］１７４６、洛阳的产地

看，《神农本草经》所载沙参为南沙参可能性较大，但

从生“川谷”的生境描述，并不能排除先秦时期北沙

参已经出现，《说文解字》言“川”为“贯穿流通水也”

“泉出通川为谷”，指流动贯通的水［２１］５６８。其言“沙”

为“水散石也”“从水少”“水少沙见”“大雅传云。沙、

水旁也”［２１］５５２。《集韵·支韵》：“沙，水傍。”［２２］均指

向“近水边”的特点，这与北沙参的特点相符，因北沙

参多“生长于海边沙滩或栽培于肥沃疏松的沙质土

壤”［４］，近于水边，且全株被白色柔毛，根多呈黄白

色，与“白沙参”的颜色形态也较为接近。

东汉至三国时期，《吴普本草》列“白沙参”一条，

首先详述产地和形态：“生河内川谷，或般阳渎山，三

月生，如葵，叶青，实白如芥，根大白如芜菁，三月

采。”［２３］与《神农本草经》相比，《吴普本草》在产地和

生境方面记载更为详细具体，产地新增山东（般阳）、

四川（渎山），其中般阳为战国时期秦国所置的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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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２０］２２７２，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城，渎山为

今四川岷山［２０］２５７７。《中国植物志》载轮叶沙参的主

产地包括山东（牟平）、四川（峨边、峨眉山）［２］１３８，沙

参（无柄沙参亚种）的主产地包括四川（巫山、巫溪、

城口、南坪、合川、南川、布拖、普格、美姑、冕宁）等

地［２］１０４，北沙参的主产地包括山东［４］。因此，从产地

来看，南、北沙参均有可能。从“实白如芥”的种子形

态来看，南沙参种子与白芥子的种子形态相似，结合

春三月的采收季节推测，与南沙参较为接近；从生川

谷及“根大白如芜菁”来看，也不能排除北沙参的出

现，因北沙参根多呈黄白色，以“均匀色白，质坚实

者”为佳，而南沙参根则多呈黄棕色，且质地空疏。

魏晋时，《名医别录》对沙参的功效、产地和采收

季节有进一步的认识：“沙参……生河内及宛朐、般

阳续山。二月、八月采根，暴干。”［２４］宛朐亦作冤句，

为秦代所置的宛朐县，为今山东省曹县西北［２０］１７９９，

古无“续山”地名，当为渎山笔误，新增产地山东（南、

北沙参均产），结合采收时节（二、八月为春、秋季）推

测，也应包括南、北沙参两个品种在内。梁代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综合了《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对

沙参的产地、功效的认识，且提出近道所产的沙参特

点：“今出近道，丛生，叶似枸杞，根白实者佳。”［２５］此

近道为陶弘景所在的今江苏句容附近，为南沙参的

主产地，结合“叶似枸杞”的形态描述，与南沙参较为

接近。枸杞“叶互生或簇生于短枝上”，叶呈“卵形、

卵状菱形或卵状披针形”，南沙参的沙参品种叶呈

“椭圆形，狭卵形，基部楔形，少近于圆钝的，顶端急

尖或短渐尖”，轮叶沙参品种叶虽轮生，但“叶片卵

形、椭圆状卵形、狭倒卵形或披针形”［２６］，均无分裂，

从形态来看都较为接近，而不似北沙参“三出式羽状

分裂或二至三回羽状深裂”［２７］。从“根白实者佳”来

看，也不能完全排除北沙参的出现，但从行文来看，

描述的当为同一品种的沙参，因此为南沙参的可能

性更大。

唐代以降，对沙参品种的认识呈逐渐深化的过

程。唐《新修本草》除总结前代本草著作如《本草经

集注》对沙参的认识之外，进一步提出：“今沙参出华

州为善”［２８］。唐华州为今陕西华县，《中国植物志》

载沙参（无柄沙参亚种）主产地之一即为陕西（秦岭

以南）［２］１０４。《新修本草》提出南沙参的另一道地产

地。宋代掌禹锡《嘉本草》载：“臣禹锡等谨按：蜀

本《图经》云：‘花白色，根若葵根’。”［２９］从“花白色”

可判断此时伞形科的北沙参或已出现，因桔梗科沙

参属的南沙参花色多呈蓝或紫色，但不排除其他“白

花”桔梗科沙参属沙参的出现，如《中国植物志》明确

记载湖北沙参、泡沙参、丝裂沙参均有白花品种。

《蜀本图经》为五代后蜀时根据《新修本草》重广补注

而成的《蜀本草》的《图经》部分，据尚志钧考证，《蜀

本草》并没有另撰图经，所引《图经》内容为转引《新

修本草》的部分《图经》，继而收录进《嘉本草》［３０］

中，可见，《蜀本图经》其实反映了唐代本草的研究状

况。因此，可以推测，唐代北沙参出现的可能性很

大，但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综上，从先秦至唐代，对沙参已有基本的认识，

此时南、北沙参品种虽未明确区分，但或均已出现，

且此时道地的概念已初现端倪。

２　宋代南、北沙参品种的认识

宋代对南、北沙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和清晰，集

中体现在《本草图经》中。通过宋代唐慎微《证类本

草》所保留下来的《本草图经》内容可以发现，在前代

本草的基础上，《本草图经》首次对沙参形态进行明

确区分和描述：“沙参，生河内川谷及冤句般阳续山，

今出淄、齐、潞、随州，而江、淮、荆、湖州郡或有之。

苗长一二尺以来，丛生崖壁间；叶似枸杞而有叉牙。

七月间（开）紫花；根如葵根，筋（箸）许大，赤黄色，中

正白实者佳。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南土生者，叶

有细有大，花白，瓣上仍有白黏胶，此为小异。”［３１］很

明确地区分出生长在崖壁间，叶似枸杞，花为紫色，

根为赤黄色和生于南方，叶有大有小，花白色的两种

形态不同的沙参品种。产地涉及淄州（今山东省淄

博市西 南 淄 川 区）［２０］２５９２、齐 州 （今 山 东 省 济 南

市）［２０］１１２５、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及武乡、沁县、襄

垣、黎城、屯留、潞城、平顺、长子、壶关及河北涉

县）［２０］３０８９、随州（今湖北省随州、枣阳二市）［２０］２６０９、江

州（今江西省九江、德安、彭泽、湖口、都昌等市

县）［２０］１１４９、淮州（宋时无淮州，为今江苏淮安的可能

性大）、荆州（今湖北松滋至石首间长江流域北部，兼

今荆门、当阳等地）［２０］１８６２、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长

兴、安吉二县及德清县东部）［２０］２７５１。南、北沙参均

产。不仅如此，《本草图经》还绘出了随州沙参、归州

（今湖北秭归、巴东、兴山三县）沙参［２０］７８４、淄州沙参

的植物形态图，从中进一步证明了文字描述，更为直

观地指出两种品种沙参形态的不同。《本草图经》所

附药图原文已佚，其内容见于《证类本草》所附药图

及其注文中。现存《证类本草》主要包括《大观本草》

《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传本，其中以《政和本草》

（晦明轩本）存图最多也最善。

《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所附药图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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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观察出，淄州沙参为轮生叶，无叶柄，茎生

叶４个。《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描述轮叶沙参叶形

态：“茎生叶４～６个轮生，无柄或有不明显的柄；叶

片卵形、椭圆状卵形、狭倒卵形或披针形，长达６

ｃｍ，宽达 ２．５ｃｍ，边缘有锯齿，两面有疏短柔

毛。”［２６］两者较为接近，淄州沙参应为轮叶沙参（又

称四叶沙参）。随州沙参同样为轮生叶，叶为条状披

针形，但茎生叶显然数量较多（超出６个），因未着

色，茎上部很难分辨是叶还是花，但与明代以后彩色

图谱类本草，如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对照

参看，应为茎顶端所生花，大约能分辨为圆锥状花

序，且轮生，花形略呈喇叭筒状，淡紫色，这与桔梗科

沙参属植物的形态较为接近，应为其他沙参属品种。

而归州沙参叶基出，互生，叶柄长，三出式分裂，花为

复伞型花序。《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描述北沙参植物

形态：“基生叶卵形或宽三角状卵形，长６～１０ｃｍ，

宽２．５～４ｃｍ，三出式羽状分裂或二至三回羽状深

裂；叶柄长约１０ｃｍ；茎上部叶卵形，边缘具三角形

圆锯齿；复伞形花序；总梗长４～１０ｃｍ；无总苞；伞

幅１０～１４，不等长；小总苞片８～１２，条状披针形；花

梗１５～２０；花白色。”
［２７］两者很接近，应为伞形科珊

瑚菜属的北沙参。此两种沙参形态上差异较大，显

然为不同种属的沙参。

上述考证与陆维承［３２］的考证结果基本一致，但

陆维承缺少对《神农本草经》至《本草图经》之间的沙

参品种考证。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北宋时期，

南、北两种沙参品种已同时出现，但关于此前或此后

沙参品种的认识却不尽相同［３３３６］。可以肯定的是，

最早在宋代《本草图经》时，南、北沙参名称虽未分开，

但品种之显著差异已清晰可辨，《本草图经》对沙参品

种的认识一直延续至明代，如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

汇精要》将归州、淄州、随州沙参彩绘着色，使得不同

品种的沙参形态之显著差异更为清晰可辨。这为明

代南、北沙参药名的独立分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３　结语

宋代以前对南、北沙参的认识，体现了对沙参主

流药用品种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沙参

作为药用品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中，在此后至

唐代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沙参虽未明确区分

品种，但北沙参或已出现，南、北沙参品种存在长期

并用的情况。北宋《本草图经》保存我国最早的版刻

药物图谱，为清晰辨认沙参品种和基源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从中可以发现，最早从宋代始，南、北沙参名

称虽未独立，但品种之显著差异已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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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中医药干预心肌细胞焦亡研究进展

国现旭１，郭兆安２，岳桂华３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１；３．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国际壮医医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要］心肌细胞焦亡参与诸多疾病及因素所致心肌损伤的发生发展，其分为经典焦亡途径、非经典

焦亡途径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介导的焦亡途径。焦亡以细胞肿胀裂解、胞质外流、炎症因子释放为特征，

可促进炎症反应，进一步造成心肌损伤。心肌缺血再灌注、慢性心力衰竭、脓毒症心肌病、多柔比星

心脏毒性均会造成心肌损伤，心肌细胞焦亡参与其发生发展。中医药以多靶点优势干预心肌细胞

焦亡，保护心功能，为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关键词］细胞焦亡；心肌损伤；中药有效成分；中药复方

［中图分类号］Ｒ３２９．２＋５；Ｒ２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２１．０５．０２２

　　心肌损伤是多种心脏疾病及其他疾病并发心脏

损害不可忽视的一点，诸如心肌缺血再灌注、慢性心

力衰竭、脓毒症心肌病、多柔比星（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Ｄｏｘ）心脏毒性等均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众多研

究表明，细胞焦亡参与心肌损伤的发生发展，并推动

心脏疾病的进程。细胞焦亡是不同于细胞凋亡、坏

死等的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是机体的天然免疫反

应，但其过度的激活则会造成机体损伤，其由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激活启动，以Ｇａｓｄｅｒｍｉｎ蛋白家族为执行

蛋白，形成质膜孔，造成细胞以肿胀裂解、胞质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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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因子释放为特征的细胞死亡［１］。细胞焦亡分为

经典途径［２］、非经典途径［３］和近来研究发现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ＧＳＤＭＥ（ＧａｓｄｅｒｍｉｎＥ）介导的细胞焦亡

途径［４］。这些研究为心肌损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靶

点和治疗策略，也为中医药干预心肌损伤疾病的研

究提供了新方向。

１　细胞焦亡发生机制及途径

细胞焦亡经典途径是由Ｃａｓｐａｓｅ１介导的，活

化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１需要模式识别受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ＰＲＲｓ）经多种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ＡＭＰｓ）和

（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ｄａｍ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ＤＡＭＰｓ）刺激，直接或通过凋亡相关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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